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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刚离去不久，嫦娥抱

着那个葫芦再次睡着了，这
一次，她睡得很沉。等她又
一次地醒过来的时候，奇迹
发生了，朦朦胧胧中，那个
葫芦突然裂开。由于一直紧
紧地抱着它，嫦娥感到了一
阵剧烈震动。突然间，葫芦

像孵化的鸡蛋壳那样四分
五裂，从中间探出来一个孩
子血淋淋的小脑袋。

从葫芦里，一个小孩奇

迹般诞生了。嫦娥不敢相信
自己的眼睛。早在自己部落
的时候，嫦娥不止一次地看
见女人生孩子，她知道小孩
子应该从什么地方钻出来。
嫦娥相信自己肯定是遇到妖
精了，于是就歇斯底里地叫

喊了起来。嫦娥的叫声把大
家都惊动。天已经黑了，大家
举着火把赶来，最先赶到的
是毛氏，她居住的茅屋离嫦
娥最近，几步路就到了。毛氏
立刻也被眼前的景象惊呆，
她张开了大嘴，隔了好一会，

才像嫦娥一样叫出声来。
最后赶到的是吴刚，一

进屋就大声呵斥乱叫唤什
么，就算是天塌下来，也用
不着如此惊慌。吴刚一眼看
到了地上躺着的孩子，半天
说不出来，“这，这———这是

从哪里冒出来的？”
“我说这家里出了妖

精，”二氏没好气地说，“怎

么样，一点都不错。”
吴刚大怒：“胡说，哪来

的什么妖精。这个家好好
的，怎么会有妖精，你们为
什么不都睁开眼睛好好看
看，好端端的一个孩子，怎
么会是妖精呢？”

仍然在地上躺着的那个
孩子，似乎听懂了吴刚的

话，居然神奇地转过小脑
袋，目不转睛地看着吴刚。
人的眼神是可以交流的，吴
刚一看到小孩那双明亮的

眼睛，立刻认定他与自己有
缘。更让大家吃惊的，是孩
子不仅用眼睛盯着吴刚，他
竟然从蛋壳似的碎片中坐
了起来，然后又弯下腰，麻
利地爬到吴刚脚跟前，抱住
了他的腿要往上爬。

吴刚被孩子的天真幼稚
惊呆了，他弯下腰，将还沾
着粘乎乎血渍的孩子抱起，

那孩子突然格格地笑起来。
尽管事情有些不可思

议，吴刚还是毫不犹豫地收

养了这个小孩。男丁兴旺怎
么说都是好事，吴刚为这孩
子起了一个名字叫羿，并准
备让他随自己的姓，姓吴。这
个决定立刻受到了那些有身
份的长老的质疑，他们觉得

吴刚的做法很不妥，于是派
造父前来与吴刚进行谈话。

造父提出要去嫦娥的屋
子看看，吴刚一口答应。嫦
娥对造父的来访颇感意外。

大家都在第一时间里认出

了对方，当初就是他带走了
末嬉。造父也想起她是那个

闹着要与末嬉一起跟他回
家的女孩。时间隔得并不太
久，造父有些后悔，眼下这
位抱着羿的嫦娥，显然要比
末嬉漂亮。造父从嫦娥怀中
接过正格格傻笑的羿，哄正
常孩子一样地逗他玩了一

会，然后把羿还给嫦娥，对
吴刚使了使眼色，示意他到
外边去进行正式谈话。

造父对吴刚说：“这个
孩子既然已经叫羿，那就让
他叫羿吧，不过姓吴绝对不
可以。”
“这孩子既然是我的儿

子，凭什么不能随我的姓？"
吴刚不明白造父为什么要这
么说，满是疑问地看着造父，
“他难道不是我的儿子？”

造父十分肯定地说：
“他不是，不是你的儿子。这
孩子的身份的确很可疑，非

常可疑。”
造父非常严肃地告诉吴

刚，有戎国的男人马上就要
出征，大战在即，处理任何
事情必须十分谨慎。对于如
何处理这个来历不明的孩
子，有戎国长老的意见并不

统一。经过争论，大家一致
决定，暂时先保持现状。如
果有戎国的征战旗开得胜，
羿的性命就可以保留，反过
来，便立刻将羿杀了。吴刚
明白造父的意思，有戎国长
老有权决定羿的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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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的不幸养成了阿布

坚毅的性格，使他过早成熟，
也造就了其日后的成功。

据他的同龄人讲，阿布
在很小的时候就表现出过
人的野心和天赋。在他很年
少的时候，他就知道要努力
改变自己默默无闻的生活。

他知道改变需要自己付出
努力和汗水，而读书，就是
改变命运的重要途径。

在阿布的小卧室里，可

以看见窗外的白桦树。在这
个小天地里，他学着策划自
己的人生。一个从前的邻居，
41岁的安娜以前曾与阿布
在一起玩耍，她说：“阿布很
早就知道要以伯伯为榜样，
他一直渴望进入莫斯科某间

著名的高校深造。当他只有
9岁或者10岁的时候，我清
楚地记得，他曾这样说过，
‘我的一生绝对不会在这个
默默无闻的小地方虚度’”。
阿布珍惜机遇，时刻为机遇
准备，成功是自然而然的。在

阿布还坐在他伯伯膝盖上的
时候，他就开始琢磨以及学
习伯父做生意的技巧。

在他 14岁时，他实现
了自己的愿望，离开那个小
地方，被送到莫斯科求学，
和他的奶奶塔提亚娜住在

一间狭小的屋子里，这个原
本平凡的孤儿自此开始走
向传奇。

20岁时他回到了乌赫
塔，跟随外祖父母生活，进

入城里的综合性运输技术
学院，在那学习了两年，度
过了自己的大学生涯，在综
合性运输技术学院学习期
间，阿布遇见了在国立石油
及天然气大学就读的尤金·
西维德勒，从那时起他们成

为密友和搭档，直至今日。
之后又成功地转到一所在
莫斯科极有威望的莫斯科
古布金石油天然气学院学
习了一年。

阿布前妻奥尔加认为，
过早失去双亲是阿布成功

道路上的动力。奥尔加说：
“在罗曼小的时候，他仍旧
沉浸在失去父母的痛苦中
不能自拔，这件事也是罗曼
心底的伤疤。父母的离世对
罗曼影响非常大，他也因此
过早成熟。他超乎寻常的成

熟和处事方面的冷静都与
他的实际年龄不相称。”

阿布的腼腆是出了名的，
在谈到他的财富的来源时，他
总是含糊其辞。实际上，阿布
只用了11年的时间，分三步
完成了财富积累的过程。在

1991年之前，阿布只是靠仿
制西方的轻工业品和出售二
手汽车轮胎为自己以后的发
展掘到了第一桶金。

在上学期间，阿布经常
到黑市上去倒卖万宝路香
烟、夏奈尔香水和酒等奢侈

品及二手车轮胎。一天，飞

机在首都莫斯科机场的夜
色里缓缓起飞，机上一名年

轻人宽慰地舒了一口气。因
为，他的包里装满了万宝路
香烟、夏奈尔香水等违禁
品，为了把这些东西带上飞
机，他可真没少费劲儿，铤
而走险地跟警察和安检人
员斗了大半天，才闯关成

功。而这事一旦被发现，他
可能被发配到偏远寒冷的
西伯利亚劳教场里，服至少
5年的有期徒刑。

阿布的现任妻子伊琳娜
认识了当时不值一文的阿
布，两人开始联手做生意，伊

琳娜是个空中小姐，她趁着
旅行中途停留之际从西方带
回各种小物品，然后阿布就
在那套小公寓里搞盗版复
制。阿布的一个同学回忆说：
阿布这个人特别精明，他利
用他在莫斯科的朋友、家人

以及他那个小小的公寓，去
贩些香烟、香水、化妆品以及
牛仔裤等物品，再乘两个小
时的飞机到北部城市———乌
赫塔去卖，当时，苏联禁止私
人企业，对那些做生意的人
判刑很重。很多关节他都得

用钱去打通，如果其中有一
个人向政府告发他，那么，他
将面临灾难。

奥尔加说：阿布天生就
知道如何赚钱，他能够在当
时苏联那种条件下赚钱，那
么，他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

家都能发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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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胃部下方是 28英

尺长的肠部位，那里也经常
出现痉挛疼痛，而发生疼痛
最特殊的部位就是结肠处。
比起其他器官来，结肠更能
充分体现人的情绪。甚至几
年前，费城的一个医生就曾
谈及“结肠是人类精神状态

的一面镜子，当精神紧张时，
结肠也会收缩。”那个医生可
是个见多识广的人，他的话
是很有权威的。

这一点你一定要注意，
人已经用结肠证明了一件非
常显著的事，一件和情绪体

现有关的事。如果某个人焦
虑时他颈后的肌肉都会向下
挤压，那么每次当他产生焦
虑的情绪时，相同部位的肌
肉都会有相同的反应。

假如这样的痉挛出现在

右上腹，就会引发结石绞痛。
在我接待过的病人中，有的人
看上去像是得了典型的“胆
囊炎发作”。但是，其中大部
分人的胆囊都很正常。出现这
样的症状，是因为他们的结肠
或是周围的肌肉因情绪上的

变化而产生痉挛所致。
可能大多数医生都会将

情绪上引起的结肠抽搐误诊
为胆囊疾病。我必须得承认，
我确实有过这样的经历。在
我见到那个病人的时候，她
所有的症状都和严重性的胆

囊绞痛的症状一样。我相信，
凡是那天见过她的医生，任

何一个人都会做出同样的诊
断。我给她注射了3针止痛
剂才彻底消除了那让人难以
忍受的疼痛。然而，我还是忽
略了一件事，忽略了一个足
够让她引发胆囊绞痛的事
实。这位女士的独生子在两

天前收到了征募新兵的通
告，而这个通告确实能够让
一个母亲为之心痛。在她儿
子去参军的第三天，她再次
被送到诊所来。还是和上次
一样的症状，也还是和上次
一样的3针止痛剂。

大约3个月后，在收到儿

子来信的第3天，她第三次复
发了同样的病，这次比以往都
严重。儿子的信中说，他即将
离开纽约城，要出国参战了，
但是并没有说目的地是哪儿。
从那时起，她的病一天比一天
严重，我不得不送她到大医院

去。当X光拍摄到她的胆囊
部位时，我很惊奇地发现，那
竟是个和正常人一样的胆囊，
没有任何疾病的症状。无论如
何，我都认为肯定是她的胆囊
有问题，或许里面有X光也
无法拍到的结石。于是，我建

议施行手术摘除胆囊。在征得
病人的同意后，她的胆囊被摘
除了。

之后的几个月，这位女
士确实感觉良好。如果不是
她因为右上腹部产生剧烈的

疼痛第四次来到我的诊所，
我几乎认为自己就是一个了

不起的聪明人呢。
第五次犯同样的病时，她

儿子已经受伤了。就这样，莫
名其妙的病痛一直持续到她
的独生子重新回到家乡。有了
儿子在身边陪伴的她，从此再
也没有犯过那种疼痛。

如果情绪上引发的结肠
抽搐发生在右下腹部，无论
是谁，仅从外表上看去，都会
认为是阑尾炎病发作了。特
别是在儿童群体中，常会发
生这种疾病。而情绪诱发的
阑尾炎特别具有迷惑性，即

便是一个英明的医生，有时
也无法确诊。通常状况下，阑
尾炎若不经手术切除阑尾，
任由病情一味发展下去，就
会引起脓肿或弥漫性腹膜
炎。为了安全起见，外科医生
们会采取手术切除阑尾的方

法。然而，当腹腔被剖开时，
人们通常会看到一段完好无
损的盲肠。

有些人在腹部疼痛时，
整段结肠都会出现疼痛和抽
搐现象。请相信，这些人确实
是得了严重的疾病，而不仅

仅是情绪诱发的疾病了。
诸多的病例显示，结肠

处存在着太多情绪上引起的
结肠功能紊乱和失调症状，
我们常用“肠痉挛”、“肠灌
洗”等类似的术语来描述所
有这些情绪诱发的结肠病。

ABÅC­7DáE+ÎÎáFQ¾¦G��Q

H¨IJK,7LBMQ 7¿èNOPQR�áF£

u¤S5­TUôK5>áE7 ¦V�WXYí7Z

×Vá[£ \Ê¹7Vá["]^_`7a¤bcZ

deM>¥7Ðf3gh8B,1>iÖÖ

/já6

59 ,

./01&'()

:;<%=&>

2005年 12月 24日，多

伦多。
门铃叮咚一声，将王小

灯吓了一跳。谢天谢地，总算
回来了。小灯捂着胸口，朝楼

下跑去，可是丈夫杨阳已经
抢在她前头去开了门。门口
站着一队穿着束腰紧身长裙
和红披风的女子，手里各拿
着一本乐谱。为首的那个女
子将提琴轻轻一抖，一阵音
乐水似的淌了出来。

小灯收住脚步，闭着眼睛
捂住耳朵，坐在楼梯拐角的那
片黑暗之中。她知道此时窗台
上的那棵圣诞树正在一闪一
闪地发着金色和银色的光，路
上的积雪已经被街灯涂抹得
五彩斑斓。不是苏西。

小灯的脑壳又开始疼了
起来。小灯的头疼由来已久。
X光，脑电图，CT扫描，核磁
共振，她做过世上科学所能提
供的任何一项检查，却没有发
现任何异常。多年来她试过中
药西药针灸按摩等等的止疼

方法，甚至去印第安部落寻过
偏方，可是一直没有效果。

她的头疼经常来得毫无

预兆，几乎完全没有过渡。一
分钟之前还是一个各种感觉
完全正常的人，一分钟之后
可能已经疼得丧失行动能
力。为此她不能胜任任何一
件需要持续地与人打交道的

职业，于是她一而再地丢失了
一些听上去很不错的工作，比

如教授，比如图书管理员，再
比如法庭翻译。她不仅丢失了
许多工作机会，到后来她甚至
不能开车外出。有时她觉得是
她的头疼症间接地成全了她
的写作生涯。别人的思维程序
是平和而具有持续性的，而她

的思维却被一阵又一阵的头
疼剁成许多互不连贯的碎

片。她只有两种生存状态：疼
和不疼，疼是不疼的终止，不
疼是疼的初始。

即使捂着耳朵，小灯也
听得见楼下混乱的“圣诞快
乐”声，那是杨阳在和唱诗班
的女人们道别。小灯猜得出

他正摸摸索索地在口袋里寻
找合适的零钱———那些女人
圣诞夜到街上来唱诗，是筹
款的。自从小灯和杨阳在六
年前搬到这条街上来之后，
几乎年年都是如此。

可是今年的圣诞和往年
不一样，因为今年他们没有苏
西。苏西是小灯和杨阳的女儿。
苏西昨天出走了。昨天早上，小
灯就知道苏西这回是来真格的

了。当时小灯正趴在苏西的电
脑上，一页一页地查看着苏西
的网络聊天记录———苏西和同
学约好出去逛商店了。小灯看
着看着就人了神，竟忘掉了时
间。后来觉出背上有些烫，回头
一看，原来是苏西。苏西的眼睛
一动不动地，就把小灯的脊背

看出了两个洞。小灯的表情在
经历了多种变换之后，最后定

格在嘲讽和质问中间。谁是罗
伯特？你从来没有和你自己的
母亲说过这么多话。小灯冷
冷地说。苏西的脸色刷地变
了，她一言不发，转身就走。
“小灯，也许，你用不着

管得那么紧。”杨阳迟迟疑疑

地说。“你是说，我也管你太
紧，是吗？”小灯陡地睁开眼
睛，直直地看着杨阳。杨阳不
敢接那样的目光，垂下了头。
“你让她在你眼皮底下

犯点小错，也总比你看不见
她好。”

“她还没到十三岁，别忘
了咱们自己十三岁的时候
……”小灯被戳着了痛处，弹
簧一样地跳了起来，眼睛似
乎要爆出眼眶。“对你不了解
的事情，请你最好闭嘴。我比
十三岁小很多的时候，就已

经是大人了。你别拿女儿做
由头，我知道你是要我不管
你，你就好和你那个说不清
是哪门子的学生，有足够的
私人空间，是不是？”

小灯的话还没说完，杨
阳却已经走远了。杨阳走到

大门口，又回过头来，叹了一
口气，说王小灯你要是有本
事就把天底下的人都拴到你
的腰上管着。

门咣的一声带上了。她
知道，这个圣诞节她只能是
一个人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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